命 運 是 什 麼
是否存在命運？我一直擁有這個疑問。 
　　無論在工作中，學習中，還是生活中，無論一個人的成就是否到了無可估量的地步，或者他只是在僻靜小街蜷縮一隅的沒落乞丐，或者他今天突然斃命而昨天意外的得到了一筆橫財，他自己或者旁邊的人甚至是後來的人都會產生同一個念頭，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命運之神在保佑著一些人或者是懲罰一些人呢？無論一個人的人生是如何的，命運早已經給他安排好了一個模式，他只能在這個程式中走動，無法逃脫其中。 於是這也成了哲學家思想中的一個不可獲缺的悲哀，簡言之，一種命運而已。 
　　孟子說生於憂患，死于安樂。其實人類群體的特徵往往是兩頭小，中間大。精英們在憂患中思考他們該如何來面對自己的未來和不可知的挑戰時，絕大多數的人卻只想著走最快的捷徑達到本我的滿足，換句話說即使知道安樂會帶來墮落和死亡，很多人卻也寧可心安理得的走入安逸的墳墓。不可否認這是個人的選擇人生方向的問題。精英們的悲哀在於瞭解他們的人和願意和他們走在一起的人鳳毛麟角，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命運，我也只能承認命運的定義只是邏輯上的莫比烏司圈，一個沒有正反面的悖論而已。 
　　很多人不滿意自己的生活狀況，因為生活總是不盡如人意，總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本我一旦在現實中得不到滿足，它總會很狡猾的打起精神的主意，所以宗教的產生並不是人對自然的畏懼的衍生物，只是人想滿足一下小小的自我需要的派生。但是宗教所帶來的影響卻是誰都沒有估計到的，命運也趁此時機統治了人的判斷力，這是一種對自我瞭解的逐漸喪失，於是人們慢慢習慣於所謂神給予的命運安排，並聽從宗教這樣一種精神類枷鎖的控制，去期待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來世的更好的命運。如果說命運是上天早已安排的，那麼你不用樂善好施，因為命運無法被你自己的行為改變，而這也是宗教自己承認的。究竟聽從誰的命令，這是個問題。古代巴比倫人創造了令人咋舌的驚人文明，卻因為要造通天塔被小氣的神明毀於一旦。姑且不論聖經中的傳說真的假的，所要討論的關鍵是巴比倫人對命運的不屑，以及他們對自己能力的自信。而如今若是有人膽敢想做出類似的創舉，一定被他的同類大大恥笑，因為命運不可能允許人超越它。而且人非常的害怕失敗，失敗的結果是遭受命運的嘲弄，誰會有這樣的勇氣呢？他們就是人類中的精英分子，稀有的象坐在諾亞方舟裏躲過洪水的生靈。 
　　不少人還是覺得自己有足夠的勇氣挑戰生活裏的艱難。不錯，的確有相當一部分人做到了，但是他們只是跨過了一些障礙，卻沒有真正去面對自己。生活並不是如人所願，不然命運也不會被人如此的崇拜。好多人都羡慕亨利梭羅的人生，因為他是真正過上了自己想過的生活。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多少人可以過自己的生活。如果他要這麼做，那他必須保持著童年的天真狀態。任何的，哪怕很微小的生活變故都會使人們在這條坎坷的卻是自己真正的道路上放棄。如果有人走下去，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戰勝了命運，但是所付出的代價卻是極為慘重的，至少在我們普通人眼裏，用最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去衡量一個個人生涯的社會價值和商品價值，梭羅都是失敗的。可是我們依然看到許多人在羡慕這樣的人，和他走的路。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命運壓迫下的人總會需要理想，或者幻想來滿足本我的需要。 
　　古希臘的大部分悲劇都是描寫了人和命運之間的鬥爭，而落敗的往往是人本身，其實古代的先知早已看出了人在和命運鬥爭中暴露出來的弱點，情感，一個不可抗拒和必然的要素，只要擁有情感人就不可能勝利。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其實就是古希臘文化和西伯來文化之間的鬥爭，也是人的解放思潮和禁錮於他的命運之間的不懈鬥爭。隨著文化的不斷發展，這種爭鬥反反復複的出現著。令人可笑的是我們崇尚的理性主義居然是服從於類似宗教束縛的命運枷鎖的工具，而我們在這樣的精神壓制下所鄙視的人的感性和本能卻是創造奇跡的最強大的動力。人不斷的徘徊在這樣的怪圈裏導致了人類文明的螺旋型上升和週期性運作。人不斷的在前進的道路上尋找新視野和新價值，卻始終被善於欺騙的命運所欺騙，從而降低了人的判斷力和分析力。 
　　認識命運首先要認識自我，肯定自我的價值。很多人在給自己定位的時候不得不受到周圍其他人的影響，有時是積極的，也有非常消極的。不難理解薩特稱呼他人是地獄的原因了，給自己正確的評價就是任何上天堂的辦法。如果自己能夠意識到命運的控制，人自身就會釋然，放下很多沉重的包袱去追求個人理想。幸福就源於此處，可以說如果一個人知道命運，知道明天是末日也未嘗不是一種幸福。此時的他完全擺脫了束縛，本我走出了命運的給養轉而尋找新的滿足了。 
　　生命是在於運動，但是最終目的微不足道。
　　生命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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